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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媒体就普及国粹艺术即京剧进入中、小学课堂一事，

纷纷发表评述。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普及京剧没的说，但普及

哪些内容应该再斟酌。一说：“‘样板戏’的段子太多，毕重高

到百分之六十，超过原汁原味的传统剧目。我们应该向孩子们传

播更传统、更有代表性、更加纯粹、更加民族化的唱段。”二

日：“‘样板戏’是文革产物，让我们向孩子讲述一些相关背
景，我们怎么说?”这件事引发了我的思考，借‘大众文艺》做

些议论。

笔者认为这第一说属于艺术范畴，这第二说属于政治范畴。

本文的立足点无意解题政治，但这段历史又怎能离开政治?特别

是“样板戏”确实带有极强的政治意味。好在历史已经走到了今

天，民主和谐社会已经给我们以充分表达的权力，所以，笔者以
自己经历过和学习过的建国后的戏剧发展历程，就上述两个说法

对艺术的“民族化”与“时代感”一题做以阐述，以求赐教。

自从人类产生了族群一他们有了自己的语言、自己的领地、
自己的行为习惯、自己的部落和首领，他们已经知道我是属于哪

一个族群，你是属于哪个族群，这大概就算是有了初级的民族化
了。尽管这时的民族意识是自然蒙昧的状态，到了各族群的人们

能够用艺术装点和表达自己的时候，各民族问的区别就更加鲜明
了。我们可以认为这时的“民族化”已经正式的存在于人类的生

活中了。

历史发展到今天，各民族不但在语言上、服饰上、宗教信仰

上、行为准则等方面都有了鲜明的对比，就是在民族性格上都有
了明显的区别。比如说，英格兰人绅士风度；法兰西人浪漫优

雅；德意志人崇尚理性；意大利人热情奔放；俄罗斯人厚重坚

韧；美国足个移民国家，所以它的文化多元，由此美利坚人的性

格也是多侧面的，有人说他大气，也有人说他霸气；我们中华民

族素以谦和持重为大体，讲忍让、有韧性等等。

不同的民族经历，锻造了不同的民族性格，不同的民族性格孕育

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于是各民族问的艺术就像世界博览会一样，

风情万种，各领风骚。

艺术家们作为民族中的一份子，他们对生活的表达，对艺术
的追求当然离不开自己从属民族文化的影响。所以，民族艺术的

个性呈现就足很自然的了。他们所创作的作品无论从形式到内容
都会贴上民族的标签。

我们以表演艺术为例：欧洲人以歌剧、交响乐、芭蕾等著称
于世，形成所谓西方艺术。而我们中国则以戏曲为主轴，形成

以歌、舞、剧相结合的东方戏曲艺术。尤以京剧为代表，

唱、做、念、打都以固定的程式做表达，形成相当系统的规范，

在表述封建传统生活方面，几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它风格

独具，魅力无穷，国人以它为荣，世人以它为尊。

然而，任何精美的艺术都要在历史面前接受考验。漫长的封建社

会在中国宣告结束了，人们要求艺术要表现他们的新生活、新观
念。以昆曲、京剧为代表的传统艺术受到极在的挑战。旧的形式

怎样表现新生活?这是不容忽视的迫切问题。据相关人士传说，

当年的延安评剧院(即延安京剧院)排演一部现代戏，饰演朱老

总的演员扎上靠旗出场亮相引来爆笑。在今天看来初衷足极好的
(表现英雄、表现新生活)，但这种IEl瓶装新酒式的简易创作是

无论如何都不可取的。人们呼唤传统艺术与时代『司步，生活要求
传统艺术与它接轨。

梨园界的权威们这时的表现是紧慎的。他们认为围粹艺术是

不能轻易改动，不能让族外之音随便入侵。即便是在京胡之下加

上一把京二胡都要慎之又慎。总而言之，传统不能破，京味不能

丢，国粹就是纯粹化，没有新剧目，宁可旧剧I=I翻头再演出也不

能乱改我的国粹。走了味，荒了腔，那可是对不起祖宗的事，他

们把京剧艺术看成了自己的私生子，严看死守不准他人动一手指

头。说他们是传统艺术的卫道士绝对称职，说他们足正宗传统艺

术的继承人也不算走眼。遗憾的是他们总站在新牛活的对而，远

远地看着它不敢靠前。面对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的人民不能齐步

走，不能同喊一个口号“我们是新时代的中国人”。这才有后来

的戏改运动。(运动二字是笔者有意添加)

“戏改”戏剧(戏曲)改革的简称。事发在五十年代中期，
相当一批的剧作家、戏曲音乐家(特别是戏曲音乐家，他们是

。戏改”的关键，甚至可以说“戏改”的灵魂)，他们深入生
活，深入院团，和演员们交朋友，向他们学习传统，对诸多剧目

进行系统研究，当时称作“钻进去”，然后依据传统创作出新的

唱腔叫做“跳出来”，终于硕果累累。以京剧为例‘芦荡火种》
(后称‘沙家浜》)、‘革命自有后来人》(后来改称‘红灯

记》)、‘林海雪原》(后来改称‘智取威虎山》)、‘杜泉
山》(后来改称‘杜鹃山》)、‘白手女》等等。都是当时涌现

的现代剧目(这时期其他剧种也产生相当一批新剧目)。这些成
果的取得一是靠当时政策的推动，二是靠创作、表演队伍同心协

力的打磨，可以说，在这期间没有什么干扰。这些剧目后来几乎

无一例外的成为了“样板戏”。(笔者很不情愿称“样板戏”一
词，只因是历史，暂且用之)尽管“样板戏”受到了极左思潮的

严重干扰和影响，可它至今还仍然被我们受用。这不得不承认它
的本之正，源之清。所以才有如此的穿透力。

以戏改的成果与传统剧目比较起来，现代戏已经在表现形式
上有了很大突破，用革命性来诠释戏改运动也不为过。现代戏，

传统戏在风格上已经形成了两个品牌。现代戏在剧本结构、音乐
语汇、灯、服、道、效等方面已经开始表现出与其它艺术相通相

容的现代气息。至此，京剧的格局有所变动，风格开始变易。
京剧还姓京吗?提问者严肃地捍卫着传统艺术的尊严。在他

们看来，现代戏不能算作京剧，只能看成是话剧加唱。但是，实
践者若不打破原来的框框(fEl的程式)，从而能够吸纳新鲜因

素，怎么让他们去表现新生活呢?难道让京剧只生活在封建社会
吗?难道仅仅让它以标本的形势存在子世而不去激活它吗?答案

是后者与他的受众做出的。当然“样板戏”是在极左路线控制下

被人为提高而成的，他不可避免的染上了那个特定历史年代的灰

色。剧中的英雄人物只有想到了毛主席才会信心百倍，无论军情
多么险恶也要想到毛主席思想是否在永放光芒。山前都是好人，

山后必有一个阶级敌人，甚至海港上的装运工也必须有一个专门

搞破坏的敌人。那种不可躲避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思潮严重
地伤害了“样板戏”本有的灵感。如果今天的人能重新审视、定

位，重新加工、整理、提炼、剔出极左成分，减去剧中英雄人物
过分的神气，增加一些人气，说不定它的光芒会更耀眼，它的芬

芳会更持久。

“样板戏”在艺术上最大化的广收博取足值得我们今天乃至

后来的创作者们记取的，尤其是它比较科学地进行了中、西相容

兼顾的音乐实践。这一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的创造无论如何从什么

角度来衡量都是积极的。我们应该善于从对手哪怕他就是我们的

敌人那里吸取有益的创造，从而让自己聪明起来，强大起来。这
才是让人佩服、敬重的伟大民族。

对民族艺术的保护与弘扬，是今天的人应该有的良知。同

样，吸收和接纳世界范围的文化艺术，以起到滋润我们这个民族

的作用也足我们今天的人应该有的觉悟。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多少朝代更换迭替，兴衰荣辱都曾

闪现，每一步都有艺术相伴随，或盛唐乐舞，或元清戏剧，都曾
有过极盛。但要求它们永葆当年青春，永葆当年形态，实在是难

为历史了，事实上也是做不到的。因为今天的人不是昨天的人，
即便有意去为之它也会加上现代人的眼光。

近代社会迅息通达，地球已变得越来越小，人与人的交流已达电

脑之速，各种艺术的相互交融是方便自然的。为了保护民族艺术
的个性，为了促进民族艺术的成长，我们放开眼量，采取多条腿

走路的方针，让传统与现代分立门户，携手同行，切实贯彻百花
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艺术生产以任何方式运作。保护、

开发原生态足我们的责任，以原生态为背景吸收现代艺术技巧创
作出既有民族个性又有国际共性的大交响更是我们中华民族应该

具有的胸怀。谁能强化自己的特色，又能广收博取化为我用，谁
就是历史的主人。

存优劣汰是一切事物的法则，艺术的生存发展也大概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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